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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锡交换留学僧始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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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要：在太虚的一生中，１９４６年中锡两国交换留学僧是他尝试沟通南传佛教的最后一次努力。
与以往的单纯派出留学僧不同，这次也有锡兰的比丘来中国学习。由于种种原因，这次努力并不成
功，锡兰比丘早早返国；但也并不算完全失败，光宗与了参继续在锡兰求学。条件虽然艰困，但二人
坚持到了最后。尤其是了参，终于学有所成。
王锋，厦门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２００９级博士研究生。
主题词：太虚　留学僧　锡兰　光宗　



了参

在中国佛教的近代史中，太虚无疑是一位举
足轻重的人物。不仅如此，就全世界范围来看，
太虚也是最具国际知名度的中国僧人之一。太虚
在国际上的影响力，很大程度上来自他所推行的
世界佛教运动。太虚的世界佛教运动始于１９２３
年 “世界佛教联合会”的筹划。大约在１９２８年
游历欧美前后，太虚在思想与行动上均发生了较
大转变。思想上，“不再只是华文佛教，更扩充
为以华文佛教为本，贯通简持巴利文系与藏文系
佛教，成为世界性的佛教了”①；行动上，则为
“世界佛学苑”的倡设。有了这样的转变，南传
巴利文佛教在太虚的视野中就变得更加重要。自
此，太虚开始了沟通南传佛教的种种尝试，派遣
留学僧就是其中最重要的一项。在太虚的一生
中，总共有４支留学团成行，分别是：１９３５年
的暹罗留学团，１９３６年的锡兰学法团，１９４０年
法舫、白慧、达居赴锡兰，１９４６年光宗与了参
赴锡兰。在过去，限于资料的匮乏，学术界与佛
教界较少述及太虚和他的留学僧的历史，更缺乏
细致入微的历史书写。２００６年，《民国佛教期刊
文献集成》②出版，两年之后又出版了补编③，将
绝大部分民国时期出版的佛教期刊汇集在一起，
为新的历史书写提供了可能。本文正是利用这些
资料④，尝试书写太虚和他的留学僧的历史。这
里要述及的，就是中锡两国交换留学僧的历史。

一、中锡交换留学僧缘起

中锡交换留学僧事，为法舫从中促成，事情

的起因还要从西安筹办巴利三藏院说起。１９４１
年３月，康寄遥致函太虚，有在西安大兴善寺筹
办世界佛学苑巴利三藏院的打算。太虚鉴于师资
缺乏，建议先设巴利文一科。⑤ 到了１９４５年春
天，陕西巴利三藏院 （以下简称 “陕巴院”）正
式开学，太虚任院长。⑥早在１９４２年时，法舫即
得知西安筹办陕巴院事。陕巴院正式成立后，太
虚曾致书法舫，告知学院虽成立，但却无巴利文
教师，所以名不副实。⑦自此，身在锡兰的法舫
便开始为陕巴院物色巴利文教师。法舫之所以热
心此事，除了希望助成太虚的事业以及沟通中锡
佛教外，似乎也是为了弥补自己未能如约赴陕所
造成的遗憾。
大约在１９４５年３月间，法舫与锡兰摩诃菩

提会会长金刚智有过一次谈话，二人论及交换学
僧与教授事，金刚智对此表示赞同。⑧ 大约在
１９４５年４月间，法舫又与金刚智和马拉拉塞迦
罗讨论成立中锡文化协会。⑨大约在１９４５年８月
初，法舫到摩诃菩提会拜访金刚智与法理性海，
讨论中锡佛教联络的具体办法。法舫告知二人，
太虚在西安筹办了一所巴利文学院，急需巴利文
教师。并说，战争结束后，太虚计划派二三人来
锡兰传教、留学。二人听后极表兴趣，当即商定
了若干办法。⑩三人就中锡交换传教师与留学生
事，初步拟定了六项办法：

（一）中国世界佛学苑或中国佛学会与
锡兰摩诃菩提会在战事完结后，立即交换传
教师与留学生各一人。（二）中国传教师及
留学生到锡兰后，一切衣食等费用，全由摩



诃菩提会供给。锡兰传教师及留学生到中国
后，一切生活衣食等费用，须由中国世界佛
学院或中国佛学会供给。（三）中国传教师
必须通达大乘佛学，年龄在三十五岁以上。
留学生须受过佛学教育，年龄在二十五岁以
上。锡兰传教师必须通达巴利三藏，梵文及
英文，年龄相等。（四）各传教师住在各国，
须留住五年以上，留学生则需八年以上。
（五）中国传教师及留学生到锡兰后，即应
加入摩诃菩提会传教师训练所为教师，而受
会长的指导。锡兰传教师及留学生到中国
后，应加入世界佛学苑巴利文三藏院为教
师、学生，受院长、副院长的领导。 （六）
以上办法若得中国佛学会会长、世界佛学苑
苑长太虚大师及巴利文三藏院副院长、院董
之同意后，即行办理交换手续，期在半年内
实现此项办法。瑏瑡

１９４５年８月１０日，法舫除将此初步协议函告太
虚外，亦转达康寄遥等人。瑏瑢为了此事能够继续
往下进行，法舫对陕巴院提出了若干建议：

至于锡兰传教师到贵院： （一）贵院应
聘为讲师。（二）每月给以薪俸。（其数目应
以战前情况相比，每月给以五十元或六十
元，留学生每月二十元） （三）应供衣服被
盖等。如假期旅行，应酌量津贴之。如锡兰
僧到贵院住下，最先须觅通英语者通译。
……此项交换教师、留学生办法，须在半年
内办好。至于中国留学生、传教师之人选，
应请院长太虚大师选派。如贵省有适当学僧
可派遣者，请即函商院长太虚大师。但其人
必须聪明老成、有志愿、能吃苦耐劳，有求
学十年以上之志气者方可。否则，此后一年
半载将发生变故，有碍国际观瞻也。瑏瑣

得到法舫的消息后，太虚亦觉欣慰，随即开始与
康寄遥等人具体筹划此事：
寄遥居士：
顷接法舫师来信说：半年后，已有一个

锡兰教师和一个学僧可来，巴利三藏院不难
名实相符了！照来信所云，望预备着。
太虚。八月卅日。瑏瑤

到了１９４５年１２月，中锡双方完成换文，交
换留学僧事就此确定。摩诃菩提会１２月１日来
函如下：
太虚大师法座：
关于中锡交换比丘僧事，由法舫法师交

下大师对于交换比丘僧之提议，大菩提会已
完全接受。吾人现征录比丘僧二人，赴华学

习中国华文佛教及传授锡兰佛教与巴利文

字。一俟尊处布置完竣，即当命其前来中
国。大师所拟送之比丘僧二人，其旅费应由
法座负担；到锡兰后，大菩提会将免费供给
膳宿，并另给二人津贴每月共六十罗比，为
期五年。同样，法座亦将惠予吾人所派送之
比丘僧以相当供养。其赴华川资，则亦由我
方自负。彼等或将不接受金钱补助，其津贴
费，可请代为存储，以备其需要之开支。当
五年期满，双方比丘僧返国之时，其旅费亦
由双方各自负担。此种比丘僧之交换，必将
使贵我两国往昔之亲密交谊恢复无疑；并将
加强两国之宗教活动，共同努力，以达成宏
扬正法于世界之目的。敬祝大师法体康胜，
并贵学苑事业进步！

大菩提会名誉秘书希利华达那，一九四
五年十二月一日。瑏瑥

世界佛学苑１２月１５日复函如下：
锡兰摩诃菩提会会长金刚智博士法座：
顷由苑长太虚大师交下贵会名誉秘书希

利华达那君十二月一日来书，藉知贵会已完
全接受由法舫师提交之中锡交换留学比丘僧

二人建议，已征录比丘僧二人来华，学习中
文佛教并传授巴利文及锡兰佛教，一俟本苑
布置完竣，即命前来。兹奉苑长命敬答如
下：本苑于西安巴利三藏院，已一切准备完
成，但尚须贵会以所录比丘僧二人之姓名、
年龄、籍贯、学历、资历、志愿 （志愿学习
华文佛教并传授巴利文三藏）开列前来，以
便由本苑呈教育部 （本苑系教育部准办之私
人讲学机关，其程度等于大学以上之研究
院）转达外交部，以获入境许可。本苑今派
比丘僧光宗、了参二人赴锡，其姓名等容即
开列函寄，亦希贵会报知外交官署许可，以
获入境便利。其余概照来议，以期增中锡友
谊及共同宏扬佛教于世界之活动。敬祝贵会
进步，会长健康！
世界佛学苑办事处秘书苇舫，民国三十

四年十二月十五日。瑏瑦

以上两封来往函件，即相当于双方签署的协议。
此协议仅有大略，而无细节，为以后的种种误解
埋下了隐患。苇舫在回函中说：“本苑于西安巴利
三藏院，已一切准备完成。”其实一切均未完成。

二、从重庆到哥伦坡瑏瑧瑏瑨

在法舫与摩诃菩提会最初拟定的办法中，曾
约定中锡双方交换传教师与留学僧各一人。大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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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１９４５年１０月初，太虚已选好二人，其中传教
师为福善，留学僧为慧军。１０月４日，太虚致
书康寄遥，请代筹旅费５０００００元。瑏瑩而在摩诃菩
提会１２月１日来函中，“交换传教师与留学僧各
一人”的方案已改为 “交换学习兼传教的比丘僧
二人”。为何有此变化，暂不得而知。１２月１３
日，太虚通知光宗与了参，代替福善与慧军赴锡
兰。太虚给二人的解释是：福善原以传教师身份
赴锡，而慧军年纪未达办法中规定的２５岁，故
均不往。福善先已辞去 《海潮音》主编一职，准
备到上海转赴锡兰。恰好在这一日，福善登上了
由重庆沿江东下的轮船，未能及时得到计划变更
的消息。１２月２１日，福善抵汉口，船停３天。
就在这几日当中，福善收到了太虚自重庆发来的
一封信，得知交换传教师一事尚未确定，令其颇
为扫兴。瑐瑠改光宗与了参赴锡后，１２月１６日，也
就是中锡双方完成换文的第二日，太虚致书康寄
遥，请速寄２０００００元为旅费。一个多月后，康
寄遥筹到 １５００００ 元寄与太虚，转交光宗与
了参。瑐瑡

得到太虚的通知时，光宗尚在北碚大雄中
学，因一时无法抽身，故请了参先往重庆办理相
关手续。了参于１２月１８日抵重庆，向教育部递
交公文后即赴隆昌讲经。因需候教育部批文，光
宗于是辞掉大雄中学职务，于１９４６年１月６日
来到重庆。光宗在重庆住了将近一个月，虽两次
赴高教司催促，但始终未见批文下来。临近春
节，光宗见启程无期，于是向太虚请假，回家乡
湖北监利看望８年未见的母亲。战后的重庆一票
难求，光宗在春节当天 （２月２日）方才登上回
乡的轮船。２月１１日，光宗回到了阔别８年的
家乡，人事沧桑，令其颇觉悲戚。光宗在家住了
１０余日，于２月底到了武汉。光宗在武汉致书
了参，提议由上海乘船赴锡。了参回信说，各项
手续已办好，只待英国领事馆签字，即可由重庆
飞加尔各答。启程日期定在４月５日，此时已到
３月中旬。乘船回重庆已来不及，光宗辗转购得
３月３０日武汉飞重庆的机票，当天即到重庆。
光宗回到重庆后，领事馆并未能如期签字，启程
日期只得后延。４月１６日，赴锡签证终于发下，
光宗与了参随即体检、免疫，几天之内将所有手
续完成，只待登机起飞。４月３０日上午，二人
购得两张５月１日重庆飞加尔各答的机票，每张
４３５００元。下午，二人运行李到机场，却得知机
票要加价，每张加到１６１０００元。这一突如其来
的消息令二人顿时束手无策，因为购票之外的余
款已全部换成了卢比，而航空公司却只收法币。

二人只好将卢比再换回法币，到５月１日凌晨方
才办好过磅、补票手续。
５月１日晨，光宗与了参在众人惊奇的目光
中登上了飞机。在一般中国人的眼中，和尚本来
就是怪人；和尚坐飞机，当然更奇怪。７点，飞
机起飞，了参第一次尝到了晕机的滋味。１０点，
飞机降落昆明机场。半小时后，飞机再次起飞，
此时的乘客仅剩６个。下午一时半，飞机降落在
缅甸八莫。这段航程，轮到光宗晕机呕吐，大约
是因为在昆明吃了免费餐点的缘故。飞机在八莫
停了半个小时，傍晚６点钟方飞抵加尔各答。光
宗与了参走下飞机，却不见事先约好的白慧与周
详光来接，而两人的英文又不能达意。正在无可
奈何之际，多亏两位华侨的帮助，二人方能办好
入境手续，安抵加尔各答的摩诃菩提会分会。事
先，加城分会已得到锡兰总会的通知，故二人来
此下榻。住下后，二人以为白慧仍在国际大学，
故写信请其来做临时翻译。信写好正欲投递时，
巧遇一位与白慧相识的加尔各答大学的学生，告
知二人白慧已在加尔各答，并自告奋勇代为送信。
此印度学生亦为出家比丘，正由中国政府资助学
习中文，因此可以勉强沟通。５月２日晨，白慧
来摩诃菩提会与光宗、了参相见，不久周详光亦
来。这一日，白慧带二人参观加尔各答街景，也
去了中国街。光宗这样描述参观中国街的感受：

加尔各答的中国街，我们也去观光过。
然而给了我一个不好的印象，那就是脏。无
论街头巷尾，都臭气熏天，我不知道那些侨
胞怎样过得的？瑐瑢

５月３日，光宗与了参随白慧往国际大学参观。
在国际大学，二人受到谭云山的热情接待，美丽
的校园也给他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由于时间关
系，二人在国际大学只住了一夜，５月４日早上
即返回加尔各答。按照原定计划，二人准备于５
月６日乘火车往南印度。后因车票难买，又改为
５月７日。从加尔各答到哥伦坡要乘４天４夜的
火车，语言不通令光宗与了参颇觉困扰。恰好摩
诃菩提会中有二位比丘与三位学生要回锡兰，白
慧便与他们接洽，请为照应。５月７日下午，白
慧、周详光送光宗与了参到火车站，二人与几位
锡兰人一同登车赴马德拉斯。５月９日下午，车
抵马德拉斯。几人于候车室住一晚，５月１０日
上午登上由马德拉斯开往南印度海岸的火车。５
月１１日，车抵印度与锡兰交界的海岸处。办理
出境手续后，又经过严密的检查，方登上渡海的
轮船。当晚１１时，船靠锡兰海岸，再乘火车赴
哥伦坡。５月１２日上午１０时，光宗与了参终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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抵达了目的地。由加尔各答一路向南，多亏同行
的几位锡兰人帮助。虽依旧言语不通，但可通过
手势交流，光宗与了参一切听从锡兰人的安排，
颇觉自在。
光宗与了参抵达哥伦坡火车站时，摩诃菩提

会已有专车迎候，二人于摩诃菩提会的传教师训
练所下榻。法舫因住处较远，下午方与二人碰
面。师生久别重逢，心中有说不出的喜悦。在光
宗与了参眼中，锡兰是美丽的：

当火车由锡兰海岸向内陆进发时，我们
从朦胧的月色中，就看到车道两旁一簇一簇
的浓荫密布的树影。在树影之下，有宽阔而
平坦的马路。一到天亮，东方吐出霞光之
后，把这可爱的锡兰衬托得更加美丽的。因
为火车不断地向前奔驰，我们从车厢的窗门
里望出去，好像在电影院里欣赏着一幅美丽
的风景片子。整个的锡兰岛，就是一个美丽
的公园。农村的房屋，小巧玲珑、清洁可
爱；至于城市，那当然更不须说了。瑐瑣

初抵美丽的锡兰岛，光宗与了参憧憬着美好的
未来。

三、由锡兰至上海

在中锡双方就交换学僧事完成换文前，锡兰
方面已择定索麻、开明德二法师赴中国。完成换
文之后，锡方又要求加派一人，即般若西河 （师
子慧）。而所增费用，则由锡方自行承担。瑐瑤瑐瑥瑐瑦索
麻、开明德、般若西河三人均来自金刚智寺，瑐瑧

法舫对三人有一简单介绍：
索麻法师，身体魁伟，面方长，有达摩

之仪。童年厌离五欲，青年慕道，遂约开明
德师同赴缅甸，依某和尚出家。后至日本某
佛教大学研究佛学，此十余年前之事也。二
师精通英文，且善巴利，通晓三藏，戒律精
严。在日本时，得日人之助，尝译中文 《解
脱道论》为英文；又译巴利中阿含中之正见
经为英文；其四念处及其注疏，亦以由巴利
译为英文。刊行于世，为学者所赏识。索麻
师通德意志文，读书甚广，科哲诸书无一不
读，并曾研究中国之禅宗及孔子老庄诸书，
故对中国佛教及文化素所钦仰。今日来华，
不仅以教授巴利为业，且有志研究中国佛教
及其文化也。三师此来，具有大愿，协助中
国建设巴利文学院。三师都愿终身在中国佛
教中服务。般若西河 （师子慧）师，系锡兰
最著名之金刚智 （此人系与摩诃菩提会长金
刚智法师同名）长老之弟子。从幼出家，精

研三藏，近年复于锡兰大学之特科毕业。为
人有坚志、有忠信，每作一事非至成功不止。
故金刚智寺内诸僧中长老特爱之。请命来华
时，长老初未允许。后再三请求，始允许焉。
法舫来此三年，与三师时相过从，交谊甚笃。
当去年中锡交换比丘事商定后，余即向摩诃
菩提会建议选索麻师等赴华。该会果选彼等，
余深为中国之能得三师为庆焉。瑐瑨

索麻等三僧出发来中国前，太虚曾建议由加尔各
答飞重庆再飞西安，而三人则打算经海道先至上
海。１９４６年４月间，三僧以海道未通畅，拟采
用太虚的建议乘飞机来中国。不过，三人最终还
是决定经海道来华。瑐瑩为何最终决定走海路？据
法舫说，是因为 “彼等来时因带有大量之书籍，
故不能乘机飞渝也”瑑瑠。
１９４６年５月１５日是南传佛诞日，索麻等三
比丘由锡兰启程赴中国。瑑瑡５月１６日，法舫作专
文一篇，题为 《送锡兰上座部传教团赴中国》，
盛赞三比丘赴华的历史意义：

索麻师等已于五月十五，即二千四百九
十年佛诞纪念日，买舟携三藏圣典东行。此
次中锡交换出家僧，尤以锡兰上座部僧携经
典赴华，为近代佛教史上一大事。余以中间
人得促其成，与有荣焉。……锡兰索麻、开
明德、师子慧等三师，已携带巴利文三藏及
法疏赴长安之世界佛学苑巴利文学院。上座
部全部三藏圣典及其全部注疏传入中国者，
在中国佛教史上此为首矣。以教授巴利文及
上座部佛学而入中国之僧团，想亦以此为开
始耳。……今日圣教初入长安，或为佛教史
上之一大事。三秦佛徒，自应庆幸而夸傲于
全国民众之前也。惟道场重建，译业再兴，
想今日陕西佛徒，决能当仁不让。不仅使上
座圣典译入华文，且能将上座部之清净僧团
建立于神州。时光如驹，愿拭目以待其成。瑑瑢

法舫因促成此事而与有荣焉以至大为赞叹当然无

可厚非，但其中有一问题却不容忽视。在法舫的
理解中，索麻等三比丘为传教团无疑，至少索麻
的身份是传教师而非留学僧。法舫在欢送文
中说：

中国由世界佛学苑派送二僧来锡研究巴

利文；锡兰由摩诃菩提会派送教师一人、学
僧一人，前来中国陕西巴利文学院，教授巴
利文及研究中国文化。一切所需，由双方
供给。瑑瑣

但中锡双方的最后换文中明明写到：“现征录比
丘僧二人，赴华学习中国华文佛教及传授锡兰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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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与巴利文字。”而太虚之所以改派光宗与了参
赴锡，理由也是双方已停止交换传教师。法舫作
为中间人，不可能不知道最终换文的内容。更甚
者，法舫还说，上所引文乃太虚所云。法舫此
举，原因何在？用意何在？
由锡兰乘船到上海，星洲为必经之地。三比

丘出发前一日，即５月１４日，法舫特别致书在
星洲的慈航，请为照应：

弟今介绍三位锡兰法师，长者名索麻，
前来晋见，谈论佛法。彼等受祖国陕西长安
巴利文学院之请，前往办理巴利文学院。此
亦大师世界佛学苑之一部分也。彼索麻及开
明德法师等，善英德文、巴利文，为锡兰名
师，著述亦多。今过星去中国，故特嘱到星
洲后前来奉看老兄，一请法益。若有时间，
我兄亦可请彼等为诸生及诸信士说法也。瑑瑤

索麻等三人抵星的时间大约在５月２９日之前。５
月２９日这天，星洲佛教徒在普陀寺召开 “新加
坡全体佛教徒代表大会”，讨论如何欢迎 “锡兰
访华佛教代表团”。正式的欢迎会在６月２日举
行，其盛况暂无从知晓，但由２９日的筹备会即
可见一斑：

是日到会者计有佛教各团体代表一百余

人，公推临时主席瑞于法师、记录庄笃明。
经即席议决，通过筹备一盛大欢迎会，以新
加坡中华佛教徒全体名义欢迎之，并请演
讲。名称定为 “新加坡中华佛教徒欢迎锡兰
访华佛教代表团大会”，日期定六月二日
（星期日）下午三时，地点在直落亚逸天福
宫。欢迎大会主席团，则公推僧伽策进社主
席瑞于老法师、佛教居士林林长李慧觉、中
华佛教会会长梁润之等三位担任。复推举负
责筹备欢迎会人员，则推佛教居士林为总
务，僧伽策进社为布置股，中华佛教会为财
政。所有开支经费，议决全部由上述三机关
及新加坡中华侨生佛教会共同负担之。届时
各寺院，至少须派代表二人出席。各佛教机
关，则因人数多，须全体赴会。并由各佛教
徒个人自由参加，藉表敬意。瑑瑥

欢迎大会之后，尚在关中的慈航于６月１５日作了
一篇 《欢迎词》。有意思的是，在慈航笔下，“锡
兰访华佛教代表团”已变为 “锡兰佛教使节
团”。瑑瑦索麻等三比丘在星洲停留了五周，约于６
月底赴香港。三比丘抵香港之前，慈航已将法舫
的信转寄优昙，优昙与陈静涛等人亦准备设会欢
迎。在优昙那里，“锡兰佛教使节团”又变成 “锡
兰高僧索麻教授三位来华讲学”。三比丘在香港住

了八天，终于在７月１０日飞抵上海。瑑瑧瑑瑨瑑瑩瑒瑠

一边是法舫的热情欢送，另一边太虚则迭函
康寄遥等人，为三比丘的到来做准备。中锡换文
后的第二日，即１９４５年１２月１６日，太虚致函
康寄遥：

锡兰摩诃菩提会已正式换文，兹抄奉一
份。请院中预为准备：一、寮房两间或一大
间。二、每月送供养每人约壹万余元，不受
或代储以备用。三、重庆托好一人，便到时
可代照料至陕。瑒瑡

１９４６年１月３０日函曰：
通英文愿学巴利文教师，实最要！可与

西北大学教授连络商请。两锡僧同为半教半
学不分教师学僧之比丘，固需讲述，而众学
僧亦需多学英文耳。此人望就陕中速为物色
一人，不惜费，先于学僧多多教英语，则半
年后学僧亦稍能听英语，最善！……两锡僧
学程已高，在大学毕业以上，其来学中国佛
学，亦兼喜孔、老诸子学，乃国外研究成博
士之类，故不与院中学僧同学，须专为讲
授；大抵在助其自选经书研究耳。瑒瑢

２月１日函曰：
善归赴陕有可能，请去函与汉口佛教正

信会苇舫师，嘱即赴陕，我亦另信。锡僧何
时来？未有准期，仍托周君代办为妥！瑒瑣

２月２日函曰：
法舫师来信及锡兰二僧履历，兹寄奉。

彼一二月间或可到渝转陕也。瑒瑤

４月２４日函曰：
锡僧以海上船只未通畅，闻仍由印飞渝

转陕，故前函已嘱仍托渝周季钊接待照拂赴
陕。至锡僧只需指导，若中论、成唯识论、
金刚经、楞伽经等，读诵研究便可，不须讲
授，要有英语述传大意为要！瑒瑥

７月１０日函曰：
得索麻、开明德、潘那西哈锡兰三比丘

自香港来电：准于七月十日下午六时到达上
海，接寓法藏寺藏经会，略停拟送至南京转
徐州，盻陕派人至京或徐州迎接入西安。
一、预备好三房间，每间一床、一桌、一
椅，吃饭可分三份共桌食之，携来书籍，为
置书架，为备寒衣被等。瑒瑦

太虚在７月１０日函中说的明白，要陕西方面派
人来迎接三比丘到西安。哪知迟迟未见回音，故
太虚于７月２５日再次致函康寄遥：

锡兰三比丘到沪两周矣！迭函迭电，昨
得来函仍未提及；而超一师来函更云：“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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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费，不能派人来接”！如此，将锡兰僧搁
沪，怎可？今十日内，如车路畅通，可由锡
兰侨沪一商人伴同到陕；纵兴善未周备供
养，亦须于寂园或佛化社招待！盻速复！瑒瑧

“无经费，不能派人来接”，真是岂有此理！太虚
似已下最后通牒，如再无人来接，即请人送三比
丘赴陕。好在不久之后，太虚即收到善归将来上
海接三比丘入陕的消息。太虚为何急于送三比丘
入陕，因依律三比丘将于８月１１日 （阴历七月
十五）开始３个月的安居。如不赶在安居日之前
抵达西安，三比丘将在上海停留３个月之久，所
需费用即是大问题。故此，太虚在７月２９日致
康寄遥函中说：

二十三四函及派善归来电，始悉先后一
贯之信用。前以迭函又电，任超一，原知不
甚妥！锡僧旧七月十五要第二安居，盼即
到，方赶及其安居也。先于寂园或佛化社供
养之矣。瑒瑨

当善归赶到上海时，三比丘已开始了３个月的安
居。太虚无奈之余，仍为３月后索麻等赴陕筹
划。太虚于９月１４日发出关于此事的最后一封
信，身心俱疲溢于言表：
寄遥居士：
善归带来及寄来函，均阅悉。衰病中仍

能勉力法务，为感！吾亦衰病，无可为力！
但锡兰三比丘到沪安居后———阴十月间———
赴陕，务速商妙阔法师预备：一、兴善屋不
敷，决于佛化社备静居一栋。二、随锡僧受
戒、学持锡僧律仪及巴利文，选优秀学僧五
人至九人。详待善归述。
太虚手启，九、十四。瑒瑩

安居结束后，三比丘并未能如太虚所愿随善
归赴陕，而是于１１月１５日转往香港，并于
１９４７年１月６日乘船返锡兰。得此消息，太虚
大为失望，特拟一篇 《致锡兰摩诃菩提会书》，
请苇舫以世界佛学苑秘书名义发与摩诃菩提会。
太虚详述整个事件的前后经过，以明事实真相及
责任归属：

（一）原订约双方为 “哥仑布摩诃菩提
会”与 “西安世界佛学苑巴利三藏院”。双
方交换各二僧，华赴锡二僧，以学巴利文佛
教为主，兼传华文佛教；锡来华二僧，以学
华文佛教为主，兼传巴利文佛教。各期五
年。（二）双方未达目的地前及离目的地后，
来回一切费用皆由自备。到后，由订约双方
互供膳宿，并供每月三十罗比备用。 （三）
事前曾警告应由加飞重庆转飞西安，不可走

海道。乃回信经海道所增困难，及一僧之费
用，概由自任，故只可听之。 （四）索麻等
抵沪，为备供膳宿处一星期，便即赴陕 （上
海并无世界佛学苑机构）。后以索麻等要求
在上海安居三月，另筹备宿处及食费，约耗
万余罗比 （由上海佛教团体及信徒筹付）。
然索麻比丘等，只热心传巴利佛教，对于学
习华文佛教，无表示求学。（五）当安居初，
西安已派善归比丘来接待；至安居将终，索
麻等表示决返香港过冬，善归始返西安。为
修住处及种种筹备欢迎，与专员往返，结果
不去，不惟大失人望，且空耗经费不赀矣。
（六）决返香港，系出索麻等自意。然苑长
仍嘱香港信徒予以资助，并约春暖再至西
安。后因索麻等又怕西安寒冷，及疑地方不
安等；重庆、蛾眉、汉口及宁波之延庆寺、
雪窦山等，亦均表示可欢迎前去。乃索麻等
突然来信，于一月六日乘船经星嘉坡而返
锡矣。
今详告索麻比丘来华离华之经过于贵会

者，非欲责以他事，但欲贵会明了种种违约
行动，全出索麻等三比丘，而敝苑之西安巴
利苑、则不仅忠实履约，且曾为种种额外之
招待也。此致哥仑布摩诃菩提会。世界佛学
苑秘书苇舫。瑓瑠

三比丘返抵锡兰后，曾与光宗和了参有过一番对
话，所述此事前后经过与太虚所说并无根本
出入：

问：你们去中国本预期为五年，为什么
仅半年就回来？

答：因陕西方面国共战争麻烦，外国人
到那里去非常不便。且我们要做的事甚多，
一切条件都未顺利进行。待遇既未周到，去
西安又没有车。要去只能作飞机，但我们很
怕，且有很多书籍亦不便带。我们自七月四
日 （应为１０日）到上海，太虚法师即写信
给康寄遥居士，叫他派人来接待，等等两星
期也未见回音。后又数去航空信与电报，才
获得回信。可是此时多雨，继又下雪，陇海
路上的战事又激猛。交通断绝，无人作伴、
招待、翻译，有此种种困难，故未去。
问：西安派人到上海接待你们没有？
答：后来曾派善归师来招待，但他不懂

英文。并且我们当时想，在上海是一个大城
市，饮食物件已甚昂贵，诸事亦未称便。如
果到乡下去，当更不便。在陕西有一半地方
是共区，如果是你们经彼处则较易，我们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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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实在非常危险。
……
问：你们在上海住好久？是否有人欢迎

你们？

答：我们是七月十日至上海，十一月十
五离开那里。这里也开了一个会，但不是欢
迎会。太虚法师因事未曾参加，派福善法师
代表出席。……
问：你们曾经会到太虚大师没有？
答：曾会面四次。
问：太虚大师对你们到中国去的表示

如何？

答：他也欢喜我们。当然在见面时的情
感是很好的，但其他的事情我们不能说。
问：你们不愿意到西安去，太虚大师是

否曾叫你们到其他的学院去？

答：我们住在上海将近四个月，他从未
说过此话，只是要我们到西安去。至我们离
申抵港后，优昙法师去信和他商量，他才来
信说可以到其他学院去。可是此时我们的影
响已坏，业已准备回锡兰，故不复至他处。
问：你们回来的旅费是怎样筹集的？
答：从沪抵港是由上海两个佛教居士会

筹集。从香港至新嘉坡一百镑，是由港地居
士筹集。从新嘉坡至锡兰，是用的锡兰摩诃
菩提会的。
问：太虚大师曾送你们旅费没有？
答：毫无。瑓瑡

三比丘未能如约赴陕，问题究竟出在何处？梳理
此事前后经过，其外在原因，可大略总结为两
点：一是国共内战的影响，二是陕西方面诸事未
备。国共内战的影响可不必说，单说陕西方面的
准备工作做得如何。苇舫在换文中说：“本苑于
西安巴利三藏院，已一切准备完成。”而现实的
情况是：首先，太虚在致康寄遥函中一再提及为
三比丘安排住处，可知住处迟迟未能落实；其
次，太虚请康寄遥物色一通晓英文者，而前来迎
接的善归法师却无法与三比丘以英文交流。日常
沟通尚且不能，更遑论其他？太虚曾说：“善归
善巴利文，略知英文。”瑓瑢前后对比，便知善归的
英文程度如何。法舫后来亦感慨说：“此次中锡
交换学僧之失败，即因大师门下无有能接交国际
教友之人才。故今后中国僧教育界必须注意培养
此种人才。故学院应开英文班教学英文，培养能
说英语、能了解英文之人才。”瑓瑣最后，三比丘到
上海后，陕西方面迟迟不派人来接。更甚者，身
为陕巴院代理院长的超一竟说：“无经费，不能

派人来接！”除此之外，另有思想认识方面的原
因。正如太虚所说：“索麻比丘等，只热心传巴
利佛教，对于学习华文佛教，无表示求学。”在
与光宗和了参的谈话中，索麻毫不隐晦自己对于
中国佛教的看法：

中国的佛教，以大乘为主，但大乘不是
真佛教。在中国现在虽亦有人说大乘不是真
的，然不敢说是错误，故知中国的大乘是根
深蒂固的。至于根本佛教，则毫无势力。现
在我们想在那里传教，化大乘而为原始佛
教，那是没有方法的。因原始佛教重戒律，
相信大乘者根本不会依照戒律去做。在大乘
里说，有时杀一个人也不要紧，戒律不一定
要实行，只要有信仰就够了。大概中国佛教
徒都是受些不完善的大乘佛教教育，不实行
信仰原始的根本佛教。这，对真佛教是很危
险的！瑓瑤

认为中国佛教不是真佛教，当然就没有继续学习
的可能。总之，方方面面的原因导致了三比丘不
能留在中国。条件尚未成熟，结果也只能如此。
但三比丘返回锡兰并非没有后续的影响，光宗与
了参就因此而面临更大的困境。

四、困境中的光宗与了参瑓瑥

初抵锡兰，光宗与了参的心情是轻松愉悦的。
１９４６年５月１５日恰逢南传佛诞日，二人有缘亲历
锡兰盛大的佛诞庆典。瑓瑦光宗与了参来锡兰的目的
是学习南传佛教，故需改着南传袈裟并重新受戒。
６月１４日为佛教传入锡兰的纪念日，就在这一
天，光宗与了参在法显当年所住的阿耨楼陀城摩
诃毗诃罗 （Ａｎｕｎ　ａｄｈａｐｕｎｅ大寺），依金刚智 （摩
诃菩提会会长）改装受戒，正式成为南传比丘。
光宗改名为瓦遮拉菩提 （Ｖａｊｉｒａｂｕｄａｈｉ），义为
“金刚觉”；了参改名为达磨克底 （Ｄｈａｍｍａｋｉｔｔｉ），
义为 “法称”，二名均取自巴利文。二人除了依南
传佛教的习惯持过午不食戒外，还特别持守银钱
戒。计划中的修学以５年为期，先英文，后巴利
文，对于并无基础的他们，困难可想而知。光宗
与了参改装后的第五日，即６月１９日，法舫离锡
赴印。法舫与二人相处的时间只一月有余瑓瑧，不
过已产生一种观感，以为 “二人之中了参为有天
才，光宗似难”瑓瑨。关于光宗与了参初到锡兰时的
生活情况，白慧有这样一段话：

据舫法师说及彼等来信，于生活完全改
变。彼等不仅不因拘碍生疏而感不惯，而且
反觉身心自如、行止如律。耳闻目见，都使
彼等喜欢悦乐。彼等近沾小恙，盖由用功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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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耳。瑓瑩

好景不长，生活中的种种困难，随时间的推
移而渐渐凸显。依交换协议，摩诃菩提会向二人
提供免费食宿，并每人每月津贴３０盾，以为日
常之用。光宗与了参到锡兰后的第二个月，摩诃
菩提会便开始按期发给津贴。因二人持银钱戒，
所以每月的津贴交由当地的一位居士代为保管，
需用时便由这位居士从中支付。半年后的某一
天，光宗与了参偶然向该居士问起账目情形。居
士取出账册，一项项给他们看。计算的结果，余
额仅有１００盾左右，这与二人的估计相差甚远。
光宗与了参心中大略有一笔账：赴锡后的余款有
１１０余盾，六个月的津贴有３６０盾，一共是４７０
余盾。除去日常开支，应当有２５０盾以上。为何
有这么大的差别？二人亲自检看账目，原来每月
另有２５盾付给英文教师。光宗与了参这时才知
道，原来英文教师还要自己出钱请。按照原定的
学习计划，半年后将开始学习巴利文。照请英文
教师的费用计算，巴利文教师恐怕是请不起了。
而且，一本必需的英巴字典大约要１００盾，二人
亦无力购买。由于每月要从６０盾津贴中支出２５
盾的英文教师费，光宗与了参的日常用度便发生
了问题。法舫在锡兰，每月的零用大约要五六十
盾，而光宗与了参两个人每月只有３５盾可以支
用。食宿不用自己负担，受戒时所穿袈裟亦由摩
诃菩提会提供。但每人仅此一件，再加上两个人
共用的３件下装，颇觉窘迫。初换装受戒时，光
宗与了参提出１套袈裟不够穿，金刚智保证以后
再做。可是随着仅有的一套袈裟渐渐破旧，仍不
见有新袈裟来，甚至问也无人问。二人写信向法
舫诉说此事，法舫说：要少欲知足。
生活上的困窘不一定会使人绝望，但精神上

的困境却能让人陷于悲观而难以排遣。当光宗与
了参得知教育费用需由自己负担，每月津贴因支
付英文教师费而所剩无几时，便写信给已在印度
的法舫。请他和摩诃菩提会交涉，教育费用应由
摩诃菩提会承担。信于１９４７年１月１９日发出，
法舫于２月８日回信，说摩诃菩提会的做法也出
乎他的意料之外，并说他们不讲信用，答应将代
为交涉。３月３日，交涉的信函终于寄来。不过
法舫说，如认为不应出英文教师费便可不出，可
以到外面的小学中读书，以便节省费用。看到这
样话，光宗与了参顿感绝望、忧愁、恐惧、矛
盾，认为这是由留学生降为小学生，简直就是出
丑。最终，他们并未采纳法舫的建议。不久，光
宗与了参再也无法压抑心中的苦闷，于３月３１
日写了一篇题为 《中锡交换留学僧的演变》的长

文，寄给苇舫并在 《正信》发表，述说自己由
“留学生”变为 “流落僧”的经过：

派到中国留学的三位锡兰学僧半途而

返，你们大概都知道了。由于他们的不满中
国佛教而返 （所谓 “内战”，只是次要原
因），已使中锡交换留学僧的整个计划完全
失败！同时造成了我们在锡兰极其恶劣的处

境！我们到锡兰将近一年了。在这一年当
中，曾受过种种的委屈与困难。但我们为了
顾全中锡的感情，以及中国佛教和我们自己
的面子，从未向任何人申述过。因为我们知
道自己奉命到锡兰，是负有使命而来的。所
以虽受种种的委屈与困难，也勉强地忍受下
来了。现在由于三锡僧的不满而返，中锡不
但未增加丝毫友善，反而增加了一些恶感。
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们实在不能再忍受了。
因为三锡僧之返，中锡交换的条件事实上已
无效，更无人肯负此次交涉的责任。所牺牲
的只是我们两个。如果我们还不吐露心中要
说的话，恐怕积郁而死在锡兰，也不会有人
知道。瑔瑠

在这样的心境中，初到锡兰时的愉悦荡然无存。
重新换装受戒已变为一种耻辱，因为由１０年以
上的比丘，一降而为锡兰的小和尚。光宗与了参
为何发此悲愤的言论，除了上面提到的种种原因
外，太虚的离世也是一个重要的因素。太虚于３
月１７日过世，光宗与了参在３月２０日早上方才
得到这个消息。３月３０日、３１日，光宗与了参
各写了一篇悼念文章。光宗于３０日写到：

这一个突如其来的噩耗，如一颗无声的
原子弹，把我炸混了。我像失去了知觉的木
偶，只是呆呆地立着。瑔瑡

了参于３１日写到：
“晴天霹雳、巨星陨落”，中国佛教的领

袖太虚大师涅槃的消息，像狂风暴雨般速传
到锡兰岛上。使我的意识立刻失去了主宰，
像一只无舵之孤舟漂流在极目无涯的沧浪里

一样地惊怖、凄凉着！谁料刚在去年五月间
才而奉大师之命来到这孤岛上实习 “南传佛
教”，哪里会知道就在今年这一片 “不测之
风云”中和他一别永别了！中国的佛教失却
了指针，私人失却了导师。翘首四顾，只是
白茫茫一片渺无边际的悲潮。异国人儿，又
谁能了解我这位像 “迷途之羔羊”的内心里
的创伤。瑔瑢

“翘首四顾，只是白茫茫一片渺无边际的悲潮。
异国人儿，又谁能了解我这位像 ‘迷途之羔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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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内心里的创伤。”正是在这样的心境中，二人
写下了那篇 《中锡交换留学僧的演变》。
锡僧的返回，令光宗与了参顿觉处境尴尬。

不过，摩诃菩提会向法舫保证，继续供给二人在
锡兰修学，以履行先前的承诺。瑔瑣随着时间的推
移，经济上的困境虽不知是否有所改善，但光宗
与了参的心情似乎渐渐平复。一个多月后，又逢
南传佛诞日 （这一年的佛诞日为５月４日），光
宗与了参再一次沉浸于欢乐的海洋中。５月１１
日，了参作一长文，记录下佛诞日的盛况：

呀！真奇怪了！我并不是一位有神通的

人，怎么会跑到人们理想中最快乐、最自在
的天堂里面来旅行的啊！瑔瑤

到这里，需要对中锡交换留学僧事做一简单
总结。这件事完全失败了吗？当然不是，因为光
宗和了参还在锡兰努力求学；算得上成功吗？当
然也不是，因为前前后后如此多的变故，不能视
而不见。出现这么多的问题，究竟由谁来负责，
恐怕很难说得清楚。不过从履行协议的角度，仍
可有所说明。中锡双方的正式协议，恐怕只有那
两篇换文。而具体的条款，很可能就是在法舫等
人初步拟定的六项办法的基础上略加修改。因为
在遇到具体问题时，总是无从参照。因此可以
说，中锡双方对于协议本身 （或者说规则）并不
够重视。而在这简单协议的履行中，又可看出中
锡双方对待既有规则的态度。太虚说锡兰三比丘
违约并不为过，因为安居结束之后，他们并没有
随前来迎接的善归同赴西安。但另一方面，中方
却早已违约在先。可以说在签约的同时，就已经
违约了。苇舫在换文中说：已一切准备完成。而
事实是，三比丘出发后，陕西方面几乎没有任何
准备，还要太虚不断去信催促。光宗与了参到锡
兰后，虽然面临种种困境，但摩诃菩提会对于协
议中规定的食宿及津贴事并未食言。只是在中国
人看来，照顾的很不周到，协议以外的事一概不
做。反观法舫、慈航等人，对锡兰三比丘可谓尽
心尽力。本来是留学僧的身份，在法舫那里一变
为 “传教团”；到了星洲与香港，再变为 “访华
佛教代表团”、“佛教使节团”、“索麻教授三位来
华讲学”。星洲与香港皆有盛大的欢迎会，上海
却没有，其原因何在？因为太虚很清楚锡兰三比
丘的身份，所以他才说：“法舫来函，亦忘了原
约，措此错误言词。”瑔瑥前文曾留下一个小问题：
法舫拔高锡兰三僧的原因何在？用意何在？其实

很简单，这正是法舫早已惯习的处事方式，也就
是所谓的客气、圆融。正如光宗与了参的抱怨：

这在我们中国人看起来，实在对得住他

们了。……中国的佛教徒对他们那样客气，
他们还觉得不够。……可是这里的和尚法师
并不像我们中国。瑔瑦

客气、圆融，正是许多中国人的特点。这种客
气、圆融如果从更深的层次去观察，那就是对规
则的不尊重。在中锡交换留学僧这件事中，中国
人所做，多在规则之外；锡兰人所做，多在规则
之内。规则的内与外，显出思维方式的根本
不同。

五、硕果仅存之了参

大约在１９５０年１０月，光宗由锡兰回到香
港。道安法师在日记中写到：

他很懊悔而诚恳地说，早知去锡兰如
此，不如不去之为得也。这是由予问他的巴
利文的程度如何？可以能独力自己翻译巴利

文为中文否？他说，他之所以不能成就者，
并非天资不够，乃经济环境所使然。其原因
系锡兰与中华民国彼此交换留学僧。锡兰学
僧到中国陜西因语言与生活习惯不适合，不
到一年即返回锡兰，因此锡兰对中国派去的
两位留学僧也就不加以优待，而国内又无经
济援助，本来早已应当返国，一因中日战争
动荡不安，二因在锡兰有华侨学生可教，尚
能维持生活，而且每周尚能接受五小时学习
英文及巴利文文法。今英文勉强能翻译书
籍，巴利文连阅读都感困难。他深深地感受
此五年的光阴有点空过。瑔瑧

这段话虽有若干处与事实不符，但大约就是光宗
在锡兰生活、学习的缩影。然而，他是如何回到
了香港？而了参又在何处？原来，光宗因五年留
学期限将近，便向重返锡兰的法舫提出要回国。
法舫并未阻拦，除了请香港的陈静涛向香港总督
担保入境之外，还帮他筹集了路费。就这样，光
宗来到了香港。而了参则被法舫留在身边做助
手，并继续深造。这正应了法舫曾说过的那句
话：二人之中了参为有天才，光宗似难。瑔瑨瑔瑩

了参因法舫挽留而继续留在锡兰，但法舫却
于１９５１年１０月突然去世。了参在向香港佛教界
通报法舫突然去世消息的同时，亦向陈静涛提出
请求，希望能将法舫存在其手中的若干款项用来
支付自己在锡兰继续求学的费用。而陈静涛却表
示：不予理会。了参在锡兰的５年留学期限已
过，摩诃菩提会不可能继续供给食宿及津贴。法
舫去世后，如没有新的经济支持，了参不仅无力
回国，在锡兰的生活也会出问题，求学就更谈不
上了。１０月１５日，印顺与优昙到陈静涛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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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之商量将法舫的部分遗款用来资助了参在锡兰

继续求学。从了参能留在锡兰继续求学来看，陈
静涛应该答应了印顺与优昙的请求。瑖瑠

了参在锡兰苦学数年，终于能够有所成就。
１９５２年６月前后，了参完成了巴利文 《法句偈》
的翻译，请仍在香港的印顺作序。瑖瑡从１９５３年开
始，了参又随般若难陀研读觉音论师的 《清净道
论》，随学随译，于１９５６年完成了全书的初译。
１９５７年，了参从锡兰回到大陆，带回了汉译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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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两部译作，终于为这屡屡的失败画上了句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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